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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不孝子法”惹争议
文／王晓玲

韩国人触碰“孝道”底线

韩国的社会道德以儒家文化为基

石，在儒家追求的各种行为准则中，

又特别强调“敬老孝亲”。在韩国，

无论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还是社会

舆论，都把“孝道”作为最基本的品

德，孩子在开口说话前就已经学会了

向长辈行礼，父慈子孝、儿女绕膝的

天伦之乐也经常出现在韩剧里。但在

不久前，韩国媒体报道称“不孝子防

止法”将生效。这部法律规定，继承

了父母财产的子女如果不能对父母尽

孝，无论何时父母都有权收回财产；

子女如果虐待父母，不经父母申诉就

可以被诉诸刑事处罚。“孝行”在韩

国一直受到道德规范的约束，今天却

需要通过立法来监督制约，韩国的

“孝文化”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是什

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变化？

近年来，韩国的家庭形态、韩

国人的父母赡养意识不断改变，老人

被虐待的案件在增加。韩国统计厅

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00年65岁以

上老人生活在三代同堂家庭中的占

29.9%,2005年这一比例下降到22.9%。

2000年生活在两代同堂家庭中的老人

占23.9%，2005年这一比例为24.9%。

与此同时，只与配偶共同生活的老人

比例由28.7%上升至33%，独居老人的

比例由16.2%上升至18.1%。2010年的

“人口住宅总调查”结果显示，独居

老人在65岁以上老人中所占比例上升

至22.1%。每当中秋、春节等节日过

后，老人的自杀率都会上升，病痛、

孤独、缺少精神寄托是促使老人自杀

的三大原因。

韩国统计厅的调查结果显示，韩

国人越来越认为赡养老人的义务不应

该仅仅由子女承担。在2002年，首尔

市民中有64.8%认为老人应该由子女

赡养，到了2014年，这一比例下降到

31.2%。与此同时，认为老人应该由家

庭、政府和社会共同赡养的市民比例

由22.3%上升到48.2%，认为老人应该

自己照顾自己的市民比例由11.3%上升

到16.4%。

2007年至2013年，韩国法院受理

的有关父母赡养费的诉讼共144起，

到了2014年，此类诉讼达在当年就达

到了260起。在赡养父母意识衰退的

同时，老人受虐待的案件不断增加。

韩国保健福利部2014年的调查结果显

示，9.9%的老人有被虐待的经历，施

虐者中占比最高的是儿子。

不过，“不孝子法”只能保护

老人不受虐待，但老人除了物质赡养

外还需要精神和情感慰藉。目前，韩

国通过各种政策鼓励子女向父母尽

孝，但都难以阻挡“孝文化”衰落的

趋势，这主要是因为韩国的人口、社

会、经济结构已然发生了巨变。

老龄少子 + 初富既老

面对“孝文化”衰落，韩国人

感叹“世风日下”。但“孝文化”衰

落不仅仅是道德观念改变的结果，甚

至也不仅仅是城市化、居住空间与生

活形态改变的结果。在现阶段，韩国

社会人口结构变化对其家庭文化的影

响巨大。韩国的人口结构呈现“老龄

少子”的特征，迅速的老龄化进程使

得全社会的养老负担加重，生育率下

降则预示着未来养老负担会进一步加

重，这种变化对“孝道”这一社会契

约形成了冲击。

为了迅速提升国民生活水平，韩

国曾经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倡导少

生优生，在政策引导和城市化的双重

影响下，韩国很快进入了低生育期。

2000年以后，虽然韩国开始鼓励生

育，但总和生育率仍然徘徊在1.5以

下。而与此同时，韩国的老龄化却迅

速发展。韩国统计厅的“人口住宅总

调查”显示，2000年韩国步入老龄化

社会，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

7.2%，2010年老年人口达到11%。统

计厅预测2018年韩国老年人口将达到

14%，2030年将超过20%。在欧洲，老

年人口比例从7%增长到14%经历了40

年到100年的时间；在日本，这一进程

缩短至24年；在韩国，这一进程只需

18年。

迅速老龄化给韩国政府和家庭

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使韩国的家

庭文化在短时间内发生了改变。2000

年，韩国劳动人口与老年人口的抚养

比为9.8，2013年下降到6，政府与家

庭的养老负担同时加重。韩国的总和

生育率长期低于1.5，青壮年层更难期

待子女的“孝行”。“孝道”是世代

之间的契约，今天的韩国人赡养父母

的负担加重，老后又很难期待得到子

女的反哺，“孝文化”的合理性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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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严重损害。

很多国家的老年人相对其他年

龄层更为富裕，而韩国老年人中贫

困人口的比例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国家中排第一。韩国的老人

之所以沦为贫困人群，主要是因为政

府和国民都没能提前为老后做准备。

如果把人均国民年收入12000美元视作

高收入国家门槛，那么韩国进入高收

入国家行列是在2003年之后，而韩国

进入老龄化社会是在2000年，因此韩

国是一个“初富既老”的国家。韩国

政府主张“先发展、后分配”，覆盖

全体国民的养老金制度直到1998年才

建立起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后，韩国经济进入低增长期，劳动力

市场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政府不得

不开始扩大社会保障网。此后，几

次经济危机的反复冲击使得政府财

政越来越脆弱，而老龄化进展却非常

迅速，政府的应对显得力不从心。

虽然2000年以后韩国政府密集出台

了一系列老年人福利制度，但成效

并不显著。

在韩国，个人对老后生活的准备

也普遍不足。2015年韩国统计厅的调

查显示，为老后生活做了准备的家庭

占8.8%，没能为老后做准备的家庭占

55.4%。以“30～50后”为主体的韩国

老人经历了经济快速增长期，创造了

较多的物质财富。但是，他们也是韩

国的第一代中产阶层，他们的父母大

多非常贫穷，他们在青壮年期需要通

过自己的努力购置房产，同时还要赡

养父母、抚养子女，很多人无暇为自

身老后做好准备。韩国的房地产价格

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除少数年份外

一直在上升，增速远远超过国民收入

的平均增长水平。韩国的老人们大多

数购买了房产，其中很多人因为购房

而长期背负债务。

同时，韩国人非常重视教育，韩

国家庭的教育支出长期以来是OECD

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多。在韩国，校

外教育之风盛行，70%以上的中小学

生都参加各种课后补习班。以2001年

为例，家庭校外教育支出总额达到韩

国GDP的1%。不仅如此，韩国人受教

育时间很长。2014年，25～36岁韩国

人中的大学毕业生比例超过64%，韩

国人里大学学历者的比例从2008年至

2014年一直在OECD国家中名列第一。

同时由于就业困难，很多人在大学毕

业后选择继续攻读研究生或者接受各

种技能培训。教育热使得更多的家庭

财富以教育费用的形式从父母转移到

了子女世代，而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

持续的高学历就业难现象使得这些家

庭的教育投资没能换来理想的职业回

报，老人们也因此难以期待老后得到

子女的经济支援。在人均寿命延长、

生活质量提升、对子女投资加大的情

况下，老年人没能为自身老后生活做好

物质准备，转移到子女的养老负担只能

越来越重，“尽孝”变得越来越难。

政府密集出台老人福利政策

2000年以后，韩国政府密集出

台了众多老年人福利制度，原因来自

两方面：首先，导致韩国人老后生活

质量下降的根本原因是韩国的人口、

社会、经济结构矛盾，家庭难以完全

承担养老压力，需要政府来分担；其

次，老年人在韩国选民中的比例不断

上升，政治家们出于拉选票的考虑不

断提出老年人福利政策。

2000年以来，韩国政府迅速建

立、普及和强化了“基础老年养老金

制度”、“国民养老金与特殊职业养

老金制度”、“退休津贴制度”和

“个人养老金制度”，这四项养老制

度与家庭养老共同成为公民老后生活

的五大支柱。韩国政府针对老年人的

2005年9月23日，韩国首尔，在一场老年人招聘会上，韩国一些老年求职者正在排队等待面试。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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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投入增长迅速，2013年OECD发布

的《全球养老金一览》显示，韩国的

公共养老金规模已经迅速攀升至世界

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不仅如

此，韩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刺激

“老年人再就业”，韩国的地铁等很

多公共设施都对老年人免费。为了鼓

励子女赡养父母，政府还向与老人一

起居住的家庭优先分配廉价的政府租

赁房屋。近年来，韩国的政治家们不

断呼吁“孝道”，提出了很多保护老

年人的立法议案。除了“不孝子法”

之外，有国会议员还提议修改《税

法》，称若子女将每个月的薪资划一

部分给父母作为零用钱，这笔金额可

不列入纳税范围。

老年人与年轻人，谁是弱者？

“不孝子法”出台后，韩国社会

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惩罚不孝子

天经地义，但是近年来韩国的政策和

财政加速向老年人倾斜，引发了年轻

人对“代际公平”的质疑，“不孝子

法”也因此引发了部分人群的反感。

在韩国家庭内部，财产更多的是

从父母流向子女。但从整个社会范围

来看，今天的老人们经历了韩国经济

成长的黄金期，储备了更多财富，占

据了更多社会资源，而年轻人的机会

却少得多。韩国经济从20世纪60年代

末开始高速发展，一直到90年代末，

韩国的失业率都很低，“终身雇佣”

现象非常普遍。今天的韩国老人，幼

年时期生活贫困，但随着韩国经济迅

速发展，他们的生活日益富足，并且

获得了很多阶层身份上升的机会，是

典型的“汉江奇迹世代”。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

后走出大学校园的70后、80后和90后

们则遭遇了“毕业即失业”的时代，

成为与“汉江奇迹世代”人生轨迹完

全不同的“金融危机世代”。1997年

以来，国内投资减少、产业升级等

因素使得就业市场日益“两极化”

和“狭小化”，25～35岁年轻人的失

业率一直是韩国平均失业率的两倍

以上。由于获取优质就业岗位的难

度好比“骆驼穿针眼”，年轻人被

称为“骆驼世代”。很多年轻人即

便就业，也只能进入雇佣状态极不

稳定而且报酬较低的“非正规职”

岗位。2012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在

韩国20～40岁人口中，“NEET族”

（Not in Education,Employment or 

Training，即不上学、没有工作、也不

接受职业培训的人）占36.8%，在韩国

的“非正规职”中，20岁～40岁人口

占61.1%，这两个比例在OECD国家中

都是最高的。

年轻人学历更高，却比经济危

机之前就业的“正规职”员工收入

低，面临着“同工不同酬”的不公正

待遇。由于“非正规职”员工的平均

月薪只有88万韩元，他们被称为“88

万韩元世代”。88万韩元在韩国仅能

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再加上雇佣

不稳定、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等，年

轻人放弃了恋爱、结婚和生子，因此

也被称作“三抛弃世代”甚至“五抛

弃世代”（放弃恋爱、结婚、生子、

人际关系、自尊心）。“金融危机世

代”的成长环境较为优越，但成年后

难以在社会上立足，人生态度非常悲

观。2015年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一项

调查显示，20多岁年轻人的“体感经

济痛苦指数”为40.6，远远高于40岁

（11.3）和50岁人群（17.2）。年轻人

失业已经成为韩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年轻人也成为韩国社会的弱势群体。

由于新增就业岗位较少，年轻人

中的佼佼者们在优质就业岗位上与50

后、60后竞争，促使50后和60后提前

退休；而竞争力较弱的年轻人则在超

市、加油站等岗位上与老年人竞争，

与鼓励“老年人再就业”的制度在一

定程度上形成了冲突。面对拥有职业

发展机会和房地产的父辈，面对拥有

房地产、能够领取养老金、免费乘坐

地铁的老人，年轻人认为韩国社会的

分配很不公平。

不仅如此，韩国人认为目前的

养老金制度也存在“代际间不公平”

问题。韩国现行的国民养老金制度是

“现收现付制”，青壮年层是养老金

的主要缴纳者，老年人是受益者。今

后，“现收现付制”的养老金制度会

被“完全积累制”所代替，养老金的

替代率也会下降，今天的青壮年层在

退休后能领取的养老金数额将大大减

少。而对于“经济危机世代”而言，

其中很多人由于长期失业、就业不稳

定，养老金制度改为“完全积累制”

对他们也非常不利。因此，面对日益

缩水的政府养老金储备，韩国的青壮

年层有着被剥夺感，而处于“三抛

弃”状态的年轻人则更为不满。

近年来，韩国社会里的“代际

公平”话题出现了被政治化的迹象。

具有“保守”倾向的政治家和媒体更

强调老年人福利政策，具有“进步”

倾向的政治家和媒体更强调年轻人的

困境，代际矛盾在一次次的拉票战中

被强化。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老年人

福利法规出台都会引发复杂的争论，

“孝”与“不孝”已经不再仅仅是道

德话题。

韩国为何出了“不孝子”，应

该如何看待“不孝子”，这是一个涉

及社会、经济、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复

杂话题。而韩国的文化传统、人口结

构、经济发展模式与我们有很多相似

之处，其“不孝子”问题应该引起我

们的重视与思考。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

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